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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龙凤示范区，即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包括湖北省来凤县和湖南省龙山县。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务院批复《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明确在武陵山片区内设立武陵山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赋予示范区探索行政管

理、要素市场、投融资改革，一体化示范和建设武陵山区重要城市和经济增长极等三大目标。

省际民族聚居地区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的竞合策略
以武陵山龙凤示范区为例

刘安全
（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 ４０８１００）

摘　 要：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一体化发展为跨省跨县产业合作竞争提供了独特的空间条件。 乡村旅游

的迅猛发展呈现出产业集聚趋势，竞合格局因产业发展动力、竞争和创新等内在要求应运而生。 研究表明，龙凤示

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发展在当前存在着集群网络不健全、未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协作创新能力差，以及乡村旅游资源

开发面临“公地悲剧”危机等问题。 需要联合规划、多方协力，寻找乡村旅游特色，创建联合品牌，建立和完善乡村旅

游集群发展网络和集群运作模式，以提升其产业发展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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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①在国家战略指引下

努力发展旅游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从无到有，成功创建一

批高质量的国家 Ａ 级景区，旅游基地设施逐步完善，取
得跨越式成效。 以乡村文化、民俗生活、田园风光和民宿

体验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受到旅游开发商、游客以及乡村

发展策划者的青睐，乡村旅游正成为重要的旅游新生

力量。
旅游产业集群是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趋势，是提升

旅游目的地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集群

式发展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而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１］。
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缘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兴起，众多的研

究成果从乡村旅游集群的概念、产业结构、乡村旅游类

型、组织模式、可行性、竞争优势等方面进行研究，而较少

对乡村旅游空间布局、培育路径、竞合机制以及协同系统

等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而形成系统化的乡村旅游集群

发展理论研究则更少［２］。 本文结合龙凤示范区近年来

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探讨跨省跨县的乡村旅游集群式发

展的竞合格局创建。
一、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龙凤示范区处于湖南与湖北两省在武陵山区的交

界和结合部，这里是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地，有着浓郁的民

族风情、奇丽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破

坏的乡村民俗和农耕生活方式。 按照武陵山片区大力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的要求，龙凤示范区瞄准旅游发展新趋

势和新业态，极力发展乡村旅游。 目前，龙凤示范区共拥

有全国特色旅游名镇（村） １４ 个，Ａ 旅游景区 ４ 个，重点

乡村旅游点 １８ 个，各类休闲农庄、农家乐餐馆等乡村旅

游区（点）２５６处。
美丽乡村正成为旅游热点，龙凤示范区依托土家文

化集成区的乡村民风民俗、特色产业、民族文化以及自然

风光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龙山县通过挖掘历史文化、土
家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积极与旅游总规、乡村规

划、交通道路规划、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精准扶贫相结

合，整合全县有利资源，合理规划线路布局，基本建成里

耶文化生态景区、惹巴拉国家级旅游景区、乌龙山国家地

质公园、洗车河流域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以及长

春、捞车河等 ９个“土家族乡村旅游精品线”节点村寨，洛
塔石林园区地质遗迹保护项目全面完成，茨岩塘红色遗

迹遗址保护和红色旅游开发协调发展。 里耶古城成功获

批国家 ４Ａ景区，茨岩塘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功入选

“潇湘红八景”，茅坪乡干坝村、洛塔乡楠竹村成功创建

湘西州乡村旅游示范村。 ２０１８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３７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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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２２．１ 亿元。①。 有旅游饭店、家庭

宾馆、招待所等具有住宿能力单位 １７０ 余家，总床位数

７０００多个，其中星级饭店 １３ 家（三星级 １ 家，二星级 １２
家）；有旅行社 ４家，农家乐休闲点 ２０余家农车、洛塔、洗
车河、苗儿滩等旅游乡镇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民族民间

文化传承成效较好。
来凤作为中国土家族第一县、“中国原生态摆手舞

之乡”、“中国金丝桐油之乡”和“中华诗词楹联之乡”，以
国家级龙凤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积极建设“土家文化集

成区”，打造“艺术土家”文化旅游名片，景区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旅游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旅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

入速增。 ２０１２年 ４ 月 ７ 日，来凤县投资 １８３ 亿元开工建

设喳西泰水城、仙佛寺景区等 １０ 个重点文化旅游项目，
打造武陵山最具特色的土家文化集成区和旅游休闲地。
仙佛寺、卯洞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４Ａ、３Ａ 级景区，百福司

成功创建“湖北旅游名镇”。 来凤“酉水三峡”生态画廊、
酉水古镇百福司、佛教圣地仙佛寺、杨梅古寨景区、“南方

天池”白岩山、浪漫水城喳西泰、革勒车石林等旅游景点，
构成 ３条境内精品旅游路线。 全县获批 Ａ 级景区 ３ 家，
建设凤鸣山庄、世纪金源、酉水明珠、龙凤太子等高星级

酒店 ４家，发展特色农家乐 ２３６家，三星级农家乐达到 ２０
家。 ２０１８年，编制完成《来凤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举
办杨梅文化旅游节、龙舟节等重大文旅游节会，启动酉水

河旅游开发，全年旅游综合收入约 １４亿元，增长 ２０％。②

二、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竞合发展的形成机理

１．空间集聚性为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竞合发展创造

了空间条件。 来凤、龙山是中国唯一的跨省相距最近的

两座县城，两县县政府驻地相距 ７．５ 公里，城市边界已趋

于融合。 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的成立，在国家发展战略

上体现了聚集融合发展特征。 根据两县共同签订的《关
于加快推进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的决定》《关
于推进龙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将共同谋划建设“千年秦城、艺术土家、武陵佛地、酉水双

城”的龙凤生态文化旅游带，按照一体化建设的原则，实
现产业对接和重大项目对接。 黔张常铁路、龙凤酉水生

态文化旅游带、龙凤科教示范园、龙凤文化产业园、龙凤

物流园、龙凤城市外环线、龙凤酉水河综合治理、龙凤城

市骨干路网等项目，以及龙凤公交一体化、龙凤通讯一体

化、龙凤平安共建、龙凤金融同城等四个一体化合作使得

龙山和来凤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此外，来凤龙山两县乡村旅游资源多集中于酉水河

沿岸，具有明显的地理聚集性。 如来凤的杨梅古寨（黄
柏村）、石桥村、关口村和龙山的乌龙山村、太平村等在龙

凤示范区城郊，来凤的渔塘村、舍米湖村、兴安村，龙山的

长春村、捞车河村、洗车村都沿酉水沿岸分布。 这些乡村

旅游重点村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浓

厚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质。 乡村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

上的高度聚集，以及特色村寨、历史文化不可移动性，决
定了乡村旅游必须在地理空间上进行集聚和协同，从而

形成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产业聚合。
２．集群式发展催生经济外部性效应，成为示范区乡

村旅游竞合发展的驱动力。 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是由多

个产业群体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而聚集形成的旅游产业

链或产业网络。 乡村旅游相关产业集聚在一起，可以共

享基础设施、乡村旅游资源、旅游信息、客源市场，从而节

约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得乡村旅游产业链或产业网

络更大、关联度更高，形成规模效应和比较优势。 大多数

乡村旅游发展在现阶段仍然是一种以自组织形式存在的

社会势力，他们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单位，规模小且经营

行为不够规范。 分散的经营方式决定了产业发展的诉求

指向多样，很难形成有效的合力和规模。 而政府主导的

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起到营造产业发展空

间、保护乡村旅游经营组织的作用，但限制了乡村旅游开

发组织的活力。 政府对分散式经营的直接干预，“造成

自组织成员往往偏离自组织的约束，而成为他组织的目

标管辖对象”［３］。
集群式发展将乡村旅游相关企业聚集在一起，为游

客的整个旅游活动提供某一环节或部分旅游产品，从而

构成旅游吃、住、行、游、娱、购一体式的服务系统。 龙凤

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在政策、组织、领导等方面趋于一

致，为乡村旅游集群式化提供了竞争空间和压力。 一方

面，包括新农村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历史文化名镇

（村）创建在内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高级别的自然遗产

和文化遗产申报认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

与保护为乡村旅游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影响。 另一方

面，乡村旅游的无序竞争、乡村文化的粗放开发，使乡村

旅游领域面临着“公地悲剧”危机，消极的外部性影响正

逐渐扩大化。 集群式发展的乡村旅游争取了各方面力

量，而追求积极的外部性效应，消弥消极的外部性影响，
成为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的基本指向。

３．以服务为核心的乡村旅游集群提供了产业竞争的

平台和压力。 就本质而言，乡村旅游集群是一种服务性

的产业集群，因而不同于传统的旅游方式。 聚集使专业

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等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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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处于乡村旅游产业链中的企业和相关单位成本得

以减少，产业集群化利于乡村旅游创造出“成本”和“差
异”两项旅游竞争的核心优势［４］。

乡村旅游以民宿、饮食以及生活享受服务为主导项

目，根据地理位置和产业要求可以有与工业产业集群结

构相同的布局。 在同质性的旅游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
势必要求相关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来增强竞争能力。
同样的旅游经营项目要获得更多的客源和利润，需要不

断地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乡村酒店、星级农家乐、特色农庄、乡村舞台等乡村旅游

项目需要在良性竞争中获得进步，从而实现乡村旅游产

品的精品化。
４．特色化的乡村旅游集群发展提出协作创新的新要

求。 在观赏自然风光、体味人文风情、户外养生运动等旅

游项目之外，人们对乡村旅游的要求更趋向于某种新型

生活方式的体验，如去云南丽江发呆、北京 ７９８艺术街区

的“ＳＯＨＯ 式艺术聚落”和“ＬＯＦＴ 生活方式”以及“自给

自足实验室”体验等等。 因而，乡村旅游发展需要特色

化的创新。 集群式发展集聚了企业、人才和资源，利于新

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与传播，促进乡村旅

游的创新。 创新则意味着与其他乡村的差异化扩大。 龙

凤示范区是传统的土家族聚居地区，在区域内两地传播

的土家族文化却各具特点，如龙山以西兰卡普等土家织

锦文化见长，而来凤县则依托摆手堂的存在大力传承与

创新土家族摆手舞文化。 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对土家族

传统文化的开发则为多彩的土家族文化提供了整合传承

和创新的空间，并提出协同创新的新要求。
三、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竞合格局创建

存在的问题分析

１．尚未建立起运转正常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式网

络。 集群式发展希望通过集约发展形成比较优势，来做

强做大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产业。 近年来，示范区内乡

村旅游发展有一定的起步，涌现出如杨梅古寨、百福司、
惹巴拉、乌龙山村等重要乡村旅游点。 但从集约经营来

看，示范区乡村旅游发展总量不够，没有形成合力，更没

有形成正常运转的产业集群网络。 从布局来看，乡村旅

游点多集中于酉水沿岸，距离城区较远，且零星分布，未
能组成有机整体。 从规划上看，两县都致力于各自的重

点乡村旅游规划，侧重于单个村寨的现代性建筑规划与

设计（如宏伟的牌楼、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和简单的民

俗活动体验（如传统农具陈列、农家宴、农产品采摘等），
未能从示范区整体布局考虑，从而不能有效地衔接和设

计游览线路。 从管理上看，乡村旅游仍然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分散经营为主，未能建立起乡村旅游产业自我组织

进行有效的联合和管理。 同时，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引导

与监管通常采用单线纵向式的管理模式，在依法办事和

整顿乡村旅游市场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但没有加强横

向联系，各县各自为阵，管理规范与标准也不尽相同，一
定程度造成了跨界管理的混乱，导致政府管理失灵。

２．乡村旅游产业经营方式粗放，未能形成良性竞争

机制。 示范区乡村旅游产业经营没有走出“低投入、高
回报”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的缚束，仍处于浅层开发阶

段，表现为基础设施差、旅游产品单一以及经营方式简单

粗放。 第一，一些乡村旅游点距离城区远，道路交通不

便，村级公路在乡村基础设施统一规划下整改，没有达到

旅游区建设要求，导致景点指示不明、停车位不足等现实

性问题。 农电网改造不完善，部分农村电力不稳定并伴

有时常无故停电的现象。 大部分乡村没有建成安全卫生

的集中供水体系，厕所的冲水、洗浴条件没有改善。 另

外，乡村旅游景点开发趋于简单化，景点设置不达标，降
低了乡村旅游品质。 第二，乡村旅游企业提供的经营产

品大多雷同，千篇一律是“住农家院、吃农家饭”，游乐活

动以钓鱼、就餐和打牌为主，不少农家乐就是“乡村麻将

会所”。 第三，乡村旅游经营者大多是当地村民，文化素

质不高，以“农家乐”为主要经营模式，多以家庭血缘关

系为纽带共同经营，“夫妻店”、“兄弟店”居多。 这种经

营方式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形态松散，只注重经营数量

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不注重投资美化环境，忽视特色彰

显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不利于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３．乡村旅游特色化不浓，协作创新能力差。 民族村

寨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旅游服务和旅游商品

缺少地方特色。 目前，示范区还没有全区性的乡村旅游

专项规划，乡村旅游以各县各村寨独立规划为主，旅游项

目以民族村寨观光、农家特色宴为主，个性化和差异化不

足。 而且，乡村旅游点规模小、分布散，没有形成有效的

乡村旅游品牌和整体合力。 村寨旅游开发未能结合村寨

特色，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在旅游开发中没有得到足够

重视，乡村文化和乡村意象没有得到伸张，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很难融入乡村旅游中，从而缺乏传统的民族文化底

蕴和生态美。 乡村旅游产品和体验项目单一，原真差，模
仿度高，自主创新产品少，所以不能充分体现乡村旅游的

乡土文化氛围，留不住青山，记不住乡愁。
４．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面临“公地悲剧”危机。 乡村旅

游资源具有公共产权属性，极易因旅游经营者对资源的

过度开发、无意识破坏使得乡村旅游资源退化和毁灭，从
而造成“公地悲剧”。 乡村旅游的分散开发，由经营者自

己谋划、自行设计、自主建设，在缺乏统一规划、科学引导

的情形下，容易出现无序开发、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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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甚至浪费。 如农民经营

农家餐馆，无节制地侵占改造传统古建筑、搭建违章建

筑、向公共空间排放污水和倾倒生活垃圾，破坏乡村生态

环境。 在商业化过程中，一些不法商贩，以次充好、强买

强卖、欺客宰客，随意践踏乡村公共诚信道德。 粗制滥

造、低俗与简单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曲解、乱用少数民族

习俗，严重损害少数民族文化形象，影响民族团结进步。
如此种种，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依赖将破坏

好不容易建立的旅游地印象，极易导致民族乡村旅游走

向万劫不复之境地。
四、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竞合格局的构

建对策

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需要引入和建立

合作竞争的新理念，以此转变跨省两县、相关产业企业以

及各协作组织过分强调竞争的传统思维，注重战略制定

的互动性和系统性，合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多

方共赢。
１．联合规划，逐步建立和完善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

网络。 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不是简单的乡村

旅游企业或相关产业在数量上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化，
而是以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为核心，联合相关产业、行业协

会，在政府的合理引导下，建立起高度协作、良性竞争的

产业集群。 因而，需要吸引不同类型、档次的企业和相关

组织参与，而新进入的成员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是简

单重复和复制。
由于龙凤示范区是跨省跨县一体化协作，在本质上

仍然受着行政分治、地域分割的传统因素制约，因而，要
创建统一的乡村旅游集群产业结构，需要在决策层进行

联合规划。 第一，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确定乡村旅游产

业重点聚集区。 第二，整合政府职能部门、相关产业以及

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集聚优势资源，重点打造发展较为

成熟的、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景区，树立样榜，形成向心

力。 第三，规划、提升乡村旅游产业经营模式，逐渐改变

个体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农家乐”方式，向集约化的

“农户联合”、“公司＋农户”、“政府＋公司＋乡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股份制”等多种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方向发展。

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建立并扩

大产业网络，这需要按照乡村旅游产业各要素构成和参

与单位性质，实现分工协作，组成由核心产业链、辅助网

络系统和政府规导系统组成的有机结合的沟通顺畅的集

群网络（见图 １）。

图 １：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示意图

　 　 核心产业链以乡村景观观赏和乡村生活体验旅游为

中心，以旅游要素聚集形成多条产业链，组成乡村旅游服

务企业群落。 乡村旅游文化规划、乡村经济管理、交通、
通讯、宣传等政府职能部门、旅游研究机构以及旅游中介

机构为乡村旅游集群网络提供辅助支撑，为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营造良好氛围。 龙山、来凤两县政

府主导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要按照国家战略部署、区域

现实条件和外部知识系统，统筹乡村旅游集群发展，构成

政府规划和指导系统，宏观指导和管理乡村旅游发展。
２．多方协力，建立政府企业“双轮驱动”乡村旅游集

群运作模式。 现代化的乡村旅游集群式发展要求建立新

的产权关系和产业营销模式，传统的以地缘、血缘简单组

合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已不能够适应日益发展的乡村旅

游产业。 在乡村市场化、信息化过程中，产业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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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要求建立现代的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的社会人际关

系，协作、关联、竞争等相互依存的产业发展关系将成为

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的基本模式。 现代化的产业集群协作

主体，即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将替代传统的个体农户

和家庭经营。 现代化的企业及其行业协会和服务型政府

将成为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的主导，从而构成政府企业

“双轮驱动”乡村旅游产业集群结构。
以旅游服务为主要产业内容的乡村旅游集群需要

政府来促成，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能够使更多的产业集

中于一点，政府的业绩也将在拓展地方产业集群中体现

出来。 “政府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其中心化程度、权力范

围、影响力、信誉保证都是最大的”［５］。 政府主导的乡村

旅游集群可以在整体规划、统筹资源、兼顾社会各方利益

上进行平衡。 政府虽然掌控了绝对的资源和信息，但政

府行为的非盈利模式与产业发展有着天然的对抗关系，
对市场信息不敏感和反应迟缓使其远离旅游消费市场。
另外，政府主导行为对乡村旅游集群产业组织产生他组

织的管理与安排，侵占了集群内企业的信息获取和集体

学习的路径，将对企业创新产生极大的限制。 因而，需要

强调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相均衡。 旅游企业直接置身于

市场，面对游客，了解游客和旅游经营者的现实需求，而
由产业组织而成的行业协会能够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和自我服务，成为乡村旅游产业集群

网络中的内生性力量。
３．保护利用并重，寻找并扩大乡村旅游特色。 龙凤

示范区乡村旅游发展起点是乡村的乡土性和民族文化特

色，挖掘乡村文化、物产和生态资源，利用先进产业技术

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 同时，保护和

培育好传统乡村和民族文化也是创造乡村旅游竞争力的

重心。 一是确立城镇和酉水河沿岸交通便利、民族文化

底蕴深厚的自然村落、民族特色村寨等进行乡村旅游培

植与规划，以生态和人文底色突出乡村风情。 龙山县惹

巴拉旅游景区，采用“政府主导、公司经营、集体协管、村

民参与”的运作模式，以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和民俗风情

特色着力打造“中国土家第一村”。 来凤县作为湖北省

著名民俗文化村的杨梅古寨，尚存 １ 万余株古杨梅树群

落中，古村、古道、古楼与南剧、柳子戏等一道，彰显了独

特魅力，吸引八方来客。 二是以非物质文化项目传承地

为主线，创建以高级别非物质文化为底蕴的乡村特色文

化旅游基地，提炼民族文化元素，包装推出土家摆手舞传

承、西兰卡普织绵艺术展示和牛王节体验等民俗风情活

动。 龙山县捞车河村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
国土家织锦之乡”，被誉为“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博

物馆”、“土家原生态民居博物馆”。 来凤县舍米湖村保

存了武陵山区现存最早的土家族摆手堂，并传承了原生

态小摆舞。 三是创新乡村深度体验旅游方式，承接城市

人群休闲，围绕青山绿水、诗意栖居，创建寻找乡愁的现

代人文生活旅游体验方式。 四是以乡村土特产品为抓

手，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土特产品深加工，创建地标产品品

牌，实现“农业＋旅游＋购物＋Ｎ”的多赢模式，提升乡村旅

游附加值。 里耶镇八面山上的自生桥村，利用高山草场

养殖马、牛、羊，每年可出栏山羊 １０００ 多只，“跑马溜溜八

面山”和烤全羊成为龙山县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
４．创建联合品牌，提升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聚合度。

品牌的创建，不仅能够增强乡村旅游集群发展的竞争力，
还能通过品牌的建构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 而

联合旅游品牌比单个旅游企业品牌更加形象、更具广泛

和持续的品牌效力［６］。 龙凤示范区乡村旅游集群式发

展需要充分利用区内得天独厚的乡村、森林、山地、民族

风情、宗教胜地等资源，打造“千年秦城、艺术土家、武陵

佛地、酉水双城”的联合旅游品牌。 通过品牌营销，建立

旅游信息传播、旅游地视觉形象、人才聚集等内外宣传平

台和通道，重点介绍特色旅游村寨、精品线路、交通状况，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进而拓展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构成

产业发展的良好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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